
搬弄是非嚼舌头
陈钰鹏

    有这样一些人，当他们碰上你的时候，会跟你聊上
老半天，翻来覆去说的是一回事，根本就没注意到，你
只是在“嗯嗯”着。然而一旦“话语权”被你夺了过来，他
决不让你说第二句话，因为他对你说的话同样不感兴
趣，他好像只是期盼着“你听他说”。很多人只是觉得，
这样的人很
不礼貌。其
实民间对他
们的称呼是
“饶舌者”。

欧洲不少国家所设的民意调查研究所，经常通过广
泛征询，对结果进行总结、分析和比较，其中发现至少在
欧洲，民众在搬弄是非方面的能力和频率都大同小异，
比如有的人（占人口的 10%）平均每天会有一次用言语
在背后轻视周围的人；另有一些公民（占人口的 18%）每
周至少嚼舌头一次。被他们议论的不外乎同事、邻居、亲
戚、朋友，甚至上司也有可能成为“嚼舌头”的牺牲者。
搬弄是非肯定是背着别人的，所以多数为坏话、闲

话、信口胡言，他们在卖弄“嚼舌头”的本领，古今中外
都把这样的人称作“长舌头”或“长舌妇”。调查者发现
有一个规律可循：居住地越小或越闭塞，人就越是容易
遭人诽谤；比如在一个只有 5000居民的居住区，那么

就有 35%左右的居民每周有多次在
说邻居和同事的坏话；而在较大的城
市则只有 24%的居民在说闲话，不过
到了省城又反过来了，由于种种原
因，省城的很多地方往往同行同类熟

人扎堆，相互之间都有“耳
闻”，也就让人有更多机会
对别人说长道短了。

嚼舌头可分成几种：
一种属于正常议论，比较
实事求是，不给人戴帽子，
传话时较少添油加醋，有
时候也难免来个转折：人
倒是不错的，就是⋯⋯第
二种是说话含糊其辞，令
人捉摸不透，不知他想说
啥，只好自己去猜了（按他
给你的暗示）。第三种是对
别人的事和行为作歪曲、
夸大，故意往坏处宣扬。第
四种很要不得，对人特意
诽谤诋毁，无中生有，编造
事例或传播听来的谣言。

天真的人可能会问，
这些人干吗要如此津津乐
道啊？这些人呀，有着不同
的目的呢。就算是第一种

人吧，他们至少是为了宣扬自己的判断能力；其中大部
分嚼舌者是为了贬低和打击别人，搅乱视听，从而抬高
自己，区别只在于情节的轻重。但是有一种人说闲话是
可以理解的，比如有人喜欢把自己家里不要的废弃物
品长期堆在小区的公共场所，不作处理；但是有人看了
不舒服，他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可惜他却不愿意直
接去跟堆物当事人说，而是在别人面前“嚼舌头”，除了
说事儿，再加些鄙视语，他希望听者去重复和宣传他的
正确观点。

还有一种带有歧视色彩的看法，说农村里一些老年
女性喜欢嚼舌头，因为无所事事，找不到话题作乐，加上
传统思想的影响，只好“说东家道西家”。其实这是一种
过时的说法，现在农村老奶奶乐于看微信的大有人在。
在嚼舌头中，最糟糕的是毫无顾忌地制造和传播

谣言，记得 2003年 SARS（当时简称“非典”）流行时，
人们相信醋可防 SARS以及“未来生产的盐将带有辐
射量”的谣言，于是纷纷抢购此类产品，造成价格猛涨
和人们的极度紧张心理。
那时还没有微信，希望大
家在眼下这场没有硝烟的
防抗新冠肺炎战争中千万
要相信科学，不造谣、不信
谣、不干扰防控斗争。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七夕会

旅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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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春天的路
张 猛

    儿子学校
的网上直播课
如期开通。他
竟然可以坐在
温暖如春的家

里，面对面聆听高三学年各位老师的精心授课。此情此
景，简直是在挑战我贫乏的想象力。
思绪不禁回到二十多年前的高中。那时好像学过

一篇畅想未来的英语课文，大概是说到了二十一世纪
就可以网上购物、学习、看病⋯⋯那篇由二十六个英文
字母排列组合而成的文章我们还念经一般读过背过，
翻译之后，我只是当作虚无缥缈的天方夜谭，无论如何
也不会想到，这些梦竟然在我们眼前一一实现。
而同样让我没有想到的还有这个病毒肆虐的庚子

新年。
当城市戴上口罩，当酒精在我们手上流淌，当越来

越多的人们足不出户，当手机里那些统计数字被不断
刷新⋯⋯在一场没有硝烟也看不见敌人的战争中，曾
经熟悉的一切，此时竟然变得如此陌生。

当然，让人焦虑的还有越来越近的高考。严峻的
疫情使我们对开学日期忧心忡忡，猜想上课的时间可
能要推迟，而且不知道会推到哪一天。看着还不时捧
起手机沉浸在“吃鸡”游戏中的儿子，我们很着急。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家长群里竟然出现了高三学

年如期开学的通知，只不过上课的地点由学校“搬到”
家里，利用网络开展线上学习，实现“停课不停教，不停
学”。看到消息那一刻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甚至骄傲地
问妻子，是不是只有咱们附中上课，虽然她说某某学校
早就开学了，但我还是抑制不住心底的欢喜。
随后，各科老师纷纷建群答疑，为辅导学生做好准

备。先是，班主任耿老师在群里发了第一周课表和网络
学习资料包，其中有各科的复习进度，老师们给学生布
置的作业、编好的习题等，有的学科甚至连每套卷子每
个任务所需时间都作了明确要求。第二天，高三学年网
络学习平台试运行。登录成功，打开宣传片，那巍然屹
立的学府“白宫”，那葱茏橡树环抱的彩色操场，那一句
“教育为了人的幸福”的哈尔滨师范大学附中名片，以
及一张张彰显“平民本色，精英气质”的脸⋯⋯这一切

都让人仿佛置身校园，梦回繁华。
空中课堂正式开始了。高三学年

的一位位老师从本该避险的家中走上
街头，回到学校，又站到黑板前，拿起
刚刚放下的粉笔，抑扬顿挫地讲起来，

不知疲倦地写起来，依然如故，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而此刻在空荡荡的教室里，他们就像面对着无数双凝
神细视的眼睛。
那些不知写过多少遍的字母和算式，在这个不同

寻常的冬天，像根一样生长，像花一般怒放。可是我们
应该知道，老师们纷纷走出家门的时候，就是走向我们
都不想面对的未知的险境啊！
就在今天，打开新的学习资料包，又发现一个细

节。为方便大家打印，语文老师把昨天发的一套 B4页
面的模拟卷悄悄修改成了 A4，重新发到微信群。看着
眼前雪白的 Word文档，我似乎看见那些在电脑前不
知坐了多久默默忙碌无私奉献的背影。

同样作为一名教师，我深深懂得上好一节课背后
所需要的巨大付出，制定计划、考虑学情、研读教材、
书写教案、整合资源、组卷命题以及二次备课三次备
课⋯⋯讲授反思，一个负责任的老师所做的工作真可
以用“无限”来形容。所以，在这特殊时期，面对这些不

顾安危奋力前行的同行，
我不得不向他们投去我崇
敬的目光。

前面就是春天，尽管
此刻我们还在冰雪的桎
梏中挣扎，但是，万千生
机依然不可阻挡地向我
们走来。

贾
植
芳
与
对
联

吴

霖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
九日，我在国顺路第九宿
舍十三号贾植芳家的墙上
看到一副书法对联，曰“倔
强犹昔，不易行不傲物；沉
吟至今，无伐善无施老。”
之所以记住，是因为

我当时将联语记在笔记本
上了。但是，在记忆中搜索
了半天，究竟还是忘了书
法是篆隶行草哪一种面貌
了。可以肯定的是，
最先让我印象深刻
的，是“倔强犹昔”
和“沉吟至今”这八
个字。后来发现，此
八字，已有何绍基
书联传世。比起何
绍基含蓄的四字
联，在贾府看到的
十字联在四字之外
补缀了六字，但并
不算赘余的添足，
用在贾府此处，是
更完整、也更精确
的。我想，贾植芳先
生是欢喜此联的。
我读过贾植芳一九八

二年至一九八七年日记，
其中前三年的日记出版时
叫《早春三年日记》，那是
他自己认定的晚年早春。
通常早春的到来，总是在
不知不觉中的。贾植芳的
晚年早春始于何年？或可
参看他在一九九九年写的
《一九七九年进京记》。早
春有春意，虽然也会乍暖
还寒，但万木总是在不可
阻挡中复苏。世界的一切，
在早春季节悉数忙忙碌
碌。相对于之前几十年被
迫的“闲”，此时的“忙”，显
得贾植芳愈加地忙。这个
忙，也几乎填满了他每一
天的时间。他在一九八三年
一月三日日记中，说是想写
一副对联挂在墙上：壶中有
酒可待客，穿上袈裟事更
多。大约就是对忙碌起来的
生活的一种婉转描述。

贾植芳最爱交朋友，
所以朋友很多。朋友一多，
按过去的说法，就是“社会
关系复杂”。那天，他跟我
漫谈，并未预设确定的主
旨，话题遂一概洋洋洒洒
地奔腾而去。他对我说，眼
下自己已成为写“序”专业
户。还对我说，他这一生，
上过前线，住过监狱，两种
对人生最大的考验都经历
过了，所以，也没什么可怕
的。平生不喜欢官府，最喜
欢“侠客”。说到评价自己，
他坦陈有两个基本点：一
是爱国和救国，一是个人
思想自由。他还微笑地说，

时代的变化，可以从对人
的称呼中见着，比如：从贾
先生、贾同志、贾植芳、老
贾、贾先生、贾老等等。

与贾植芳先生一席
谈，可以感到他与通常意
义上的学者有着迥异的气
质。他个子小，但气场却不
小。眼睛不大，但炯炯有
神。目光真诚、锐利，但又
略含笑意，宽厚中带着鼓

励。偶尔，他的眼中
还会闪出一丝令人
难以察觉的狡黠，
那是洞察后的得意
与顽皮。
他的日记中有

很多买书的记录，
因为曾拥有的旧书
早就一扫而光、再
扫干净彻底了。所
以，他对我说：“我
这家里，全是新
书。”他说他也没有
什么最大愿望之类
的宏愿，就是能做
点事、就做点事吧。

贾植芳说，他还是最
喜欢吃面食，也当然地爱
吃醋。那天与他对话，一口
浓烈的山西口音，要想完
全听明白，往往得
连估带猜。他说他
是都市中的农村
人，最早到上海
时，他能碰到的老
乡还不及外国人多。贾植
芳有个晚辈亲戚到上海念
书，他问：“你吃过‘狗舌头’
吗？”亲戚说没有，甚至没
听说过。以后，只要两人见
面，贾植芳总会不时提起
“狗舌头”。亲戚后来想，应
该是老人记忆出了偏差，
把外省的小吃当成了家乡
的了。但实际上，“狗舌头”
是一种面食，正是山西特

产。是年轻的亲戚错了。
我曾写过《贾植芳的

书缘》发表在一九九八年
二月的《中国文化报》上，
样报寄给我后，我又装进
另一个信封，准备寄给贾
先生。南京一个朋友想要
一本贾先生的签名本，所
以我特意去买了两本《狱
里狱外》。但不知是什么原
因，此事一直拖着未办，也

就懒懒地延宕了
下来，直至有一天
听到贾先生去世
的消息。如今，这
一张装了样报的

信函夹在一本《狱里狱外》
中，和另一本《狱里狱外》
默立在我的书架上，而南
京的那一位朋友也不明所
以地渐渐走散了。

以对联励志喻世，是
中国特有的文化形式。对
贾植芳先生，我想这一副
对联应该是适合他的：

大璞未完终是玉，

精钢宁折不为钩。

睡梦中的少女
尹 画

    江南多古镇。笔再秀，词再
多，无非一句“小桥流水人家”。
独独沈从文，来了这一句：“宛如
睡梦中的少女”，即刻将锦溪说
得让人心驰神往。

锦溪，位于江苏昆山。上世
纪 70年代，沈从文曾至这里短
暂居住过七八天。在湘西沅水边
长大的沈从文，原本对水早已见
怪不怪，可是来到锦溪古镇，他
还是忍不住赞叹了。这星罗棋布
的河埠、拱桥⋯⋯多么温婉而恬
静。他激动得像个多情少年，对
锦溪发出炽热的表白，称赞她
是———“睡梦中的少女”。
“睡梦中的少女”，这六字实

在引人遐想。锦溪，果真如此寂
美吗？去过不少古镇的我，自然
心生怀疑，择了清晨八点前往，
一窥究竟。此时，古镇已经苏醒，

卖四角红菱
的阿婆在

巷口招徕生意。她把采来的红菱
浸泡在水盆中，红艳艳的，仿佛
少女酡红的脸颊，新鲜诱人。阿
婆讲，这种水红菱，又叫“苏州
红”，是江南水乡特产。剥开果
肉，和毛豆一起炒，秋天就被你
吃进肚里去了。中午，我在锦溪
一家农家乐
点了盘“红
菱炒毛豆”。
吃着“秋天”
时就在想，
锦溪阿婆好像一位诗人呢。

我来锦溪，其实想看一看湖
心岛上的陈妃水冢。文徵明写过
一首诗：“谁见金凫水底坟，空怀
香玉闭佳人。君王情爱随流水，
赢得寒溪尚姓陈。”说的就是陈
妃水冢。相传陈妃随宋孝宗抗
金，在一次战争中不幸遇难。孝
宗感念她情深意重，便在锦溪的
五保湖中造了这座水上冢墓。神

奇的是，无论水涨水落，水冢始
终浮于水面。观看陈妃水冢的最
佳位置在莲池禅院内。禅院里，
几个姑娘正以湖心岛为背景拍
照，微笑的面容似盛开的莲花，
咯咯的笑声冲抵了水冢的静穆。

穿梭在古镇，最美就是一抬
头便重逢了
老时光。锦
溪有很多临
水茶馆，风
景独好。走

累了，选一家茶馆落座，点壶菊
花，看水波荡漾，听浆声欸乃，时
光就回到了“从前慢”。锦溪船娘
是特色一景，她们穿着统一的蓝
印花布衫，戴着斗笠，边摇橹，边
唱着吴侬软歌，摇啊摇，摇到外
婆桥。岸边的柳树，绿意盎然，丝
丝缕缕的柳叶，形似少女茂密的
秀发，在风中婆娑起舞。隔壁两
桌客人热闹地打着扑克牌，红尘

在 茶 馆
聚起快乐
的漩涡。

还有古莲池。池塘里，莲叶
何田田。古莲池中央有一座古廊
桥，桥上有十只孔，唤作“十眼
桥”。曲曲折折的廊桥仿佛少女
心事，豁然间想起《廊桥遗梦》。
世上最迷人的情感还属爱情吧，
虽有时痛苦，不乏忧伤，但你侬
我侬时的畅然欢愉，还是叫人欲
罢不能。桥边偶遇一对情侣，男
孩手里拿着锦溪“阿婆茶”，女孩
吃着锦溪特产“袜底酥”，甜甜蜜
蜜犹如树上的水蜜桃。多年之
后，若有机会重游锦溪，他们一
定会怀念今天的甜蜜吧。

如今的锦溪，处处充满了生
机。时光好像一个吻，吻醒了睡
梦中的少女。五湖四海的人来这
里消磨时光，生活简单，却个个
快乐满足。

人生两头
罗仁基

    家里添了孙女，自然喜欢不尽，同时
也让我明白一个过去始终不解的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小时候三姨见到我，总是
把我的脸蛋儿掐得生疼，原来，那是喜欢
得不知怎么喜欢了，才发的狠儿。
其实，婴儿的状态和老人的晚景差

不多，都是躺在床上，行动不受自己支
配。牙，婴儿自然还没有，
可露出粉红牙床的小嘴
儿，笑起来却是那么灿烂；
而人到耄耋，谁的牙也剩
不下几颗，牙床自然和孩
童有些相似。至于眼神，婴儿的迟迟缓
缓、远远近近，还需要对焦，可耄耋老人
呢？看似迷茫，却能看穿整个世界。
当然，孙辈的降临，不仅有亲不够的

小脸儿，还有抱在怀里的温度，以及不曾
有过的耳鬓厮磨；而人到晚境，谁家儿女
也没质疑过天长地久，更没遭遇过存在
感之说。

的确，新生命的到来令人欣喜，圆圆
的小脸带来的欢愉也让人始料不及。尤
其是那黑洞洞的眼球，就像是深深的山
谷，那嫩嫩的脸蛋儿就像是刚刚蒸好的
鸡蛋羹，让人一碰，就有醉了的感觉，以
至于感觉，拿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换。
而长辈寿终，穿衣理事应是晚辈的

事情。可有人理事可以，穿
衣望而却步，万般不能，总
觉得既然有工作人员在
场，不便经手；一来觉得不
够专业，二来觉得看到长

辈身体有些不敬，同时，也担心那一幕嵌
入记忆，挥之不去。
人生两头，谢世和新生都是不可避

免的。虽然人们不可能看到自己的幼年，
也不知道自己何时临终，可看到一老一
小，就像看到了自己的一生：都是赤条条
地来，赤条条地走，中间能由自己把控
的，才叫人生。

雪映雄关 毛立双 摄


